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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阡木偶戏的形态构成及其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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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木偶戏又叫傀儡戏、傀儡子,石阡人称木斗斗戏、木脑壳戏,即用木偶来表演故事的戏剧。它在外部的物

质形态、表演形式和内部的社会组织上都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民族性特征;虽然入选第一批国家非物质遗产名

录,但现状堪忧,在传承与发展上需要尝试和实践各种科学合理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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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石阡木偶戏的生发

石阡古称夜郎,是一个深处贵州东北腹地的山

区小县,居住着的汉、苗、仡佬、侗等13个民族,有
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木偶

戏就是其中之一。它深刻而又全面地反映了石阡

人民的社会生活和审美心理以及共同的心理特征

和总体趋同的文化观念。
石阡木偶戏是宋元时期杖头木偶的遗留。由

于石阡地处西南边鄙,其封闭的地理环境,使得杖

头木偶戏的原始面貌较为完整。据民间口传,自湖

南辰溪的漏匠吴法灵传入始,至今已有200多年的

历史。简要地分析一下石阡木偶戏的生发,主要有

以下原因:明清时朝,自思南田秋首倡贵州科举考

试以来,石阡就有“进士16人,举人154人”[1],良
好的文化氛围与厚实的文化底蕴吸引了大量的湘

客。另外,历史上乌江航运的开通和繁荣,大批湘

商涌入黔东北地区,从事巴盐、桐油、茶叶和粮食经

营,而石阡又素有“热泉之乡”的美誉,历代商贾、文
骚皆心驰神往,赋诗以歌,也使发展相对普及和成

熟的辰河(即湖南辰溪一带)包括木偶戏在内的各

种戏种也随之来到黔东北石阡地带,并且与当地文

化水乳交融,在唱词、唱腔、装扮、表演等方面表现

出独特的石阡传统文化因子,具有独特的民族性和

地域性。
清乾隆至光绪年间,石阡木偶戏盛况空前,风

靡城乡,发展至民国四十年代,石阡木偶剧团已有

二十余个戏班,其中常年到湘、鄂、渝、黔边各县城

乡演出的,就有五、六个之多。剧目有150余个,并
形成了“高腔”与“弹戏”两种唱腔体系。但是,由于

传统社会统治者对民间艺术的歧视摧残,1949年

前夕,只剩有两三个班子能够继续演出。[2]

二、石阡木偶戏的形态构成

一般意义而言,中国的民族民间戏种由外部的

物质形态、表演形式和内部的社会组织三大部分构

成。[3]石阡木偶戏也不例外。下面,我们就民族民

间戏种形态对石阡木偶戏进行简要的分析。
(一)石阡木偶戏外部的物质形态

石阡木偶戏留存有独特的木偶头子、衣装、道
具、乐器、帐篷等,具有重要的造型艺术及服饰艺术

的历史文化信息。

1.独特的木偶“头子”。木偶戏的“演员”是双

重的,作为演员中的人只是在后台操纵,真正在前

台当众演出的是“木偶”。因此,在木偶戏所有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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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要素中,木偶造型显得十分重要。它构成了一个

戏班子最基本的物质“内核”。
木偶由木偶头、身、手杖三大部分组成。其木

偶头均为人面,不存在兽面、神面。“头子”呈立体

状,直径大约为15厘米。木偶头、手等通常用棬子

树的主干精雕镂刻而成。身部呈十字架,即在头颈

的主棒上,架一横杆为双肩,然后套上戏装。整个

木偶的身长约3~4尺左右。每个戏班一般有20
~30个头子。分别雕绘“生、旦、净、丑、武、生、小
生”等各种戏剧面谱,以及各种专门人物脸谱等。
石阡木偶戏“头子”没有具体人物的指代,而是用一

个“头子”代表一种性格、品格、气质大致相同的人

物,表现为类型性特点。
石阡木偶艺人在木偶造型与制作上吸收传统

木偶彩绘装饰技法,根据戏剧内容的需要和时代审

美趋向,设计、制作木偶,不仅继承了单纯戏曲化的

传统,而且表现各自不同的艺术追求,构成了绚烂

多姿,神韵含蓄具有民族风格和特色的木偶造型

世界。

2.木偶戏“杖头”构件。“肚腹”、“踩脚”、“手
柄”、“冉须”是石阡木偶“杖头”造型必不可少的构

件。“肚腹”即“杖头”的胸部与腹部,用当地盛产的

楠竹剖成篾块编成中空,椭圆形,上小下大,轻巧耐

用。细装时将“头子”的木柄从上部插入“肚腹”,并
用细线固定起来,再在外面罩上戏装,看上去极为

形象。“踩脚”状似膝盖以下部位的小腿和脚掌,为
武旦踢紫金冠时使用。表演时,运用杠杆原理和橡

皮弹力,由艺人右手手掌和手腕协同配合,用力迅

速上踢。“手柄”分成手掌和细长木柄两个部分,手
掌成握拳状,中空,“兵器”等物件插入其间作手执

状。组装时,用细线穿过衣袖而系于“肚腹”上部,
手掌露在袖口外。表演时,艺人的左手交叉握住两

只木柄的末端,由左手手掌与五指的有机配合操纵

“杖头”左右手的动作。“冉须”是人物性格的显现

标志之一。尽管是同一行当的人物,其“冉须”也不

尽相同,故“冉须”不能直接粘贴在“头子”上,而是

将其粘贴在一弯铁丝上。表演时将弯铁丝的两端

挂在“头子”的两只耳朵上,以便随时更换。石阡

“杖头”木偶的“冉须”首先是造型意义,如黑色“冉
须”塑中年人物,银灰色“冉须”代表老年角色,虬须

代表刚烈,红色代表忠良等等。

3.木偶戏服饰及兵器。“三分戏,七分装。”石
阡木偶戏的服饰包括盔头、方巾、服装等部件,其中

的服装款式多,齐全且色彩斑谰,主要有“折子”、

“拷子”、“披挂”和“蟒袍”四大类。演出时,木偶角

色大都衣冠楚楚,尤以武将和旦角光彩照人。石阡

木偶武戏中的“兵器”可以分为 “长把子”和“短把

子”两种。“长把子”有蛇矛枪、长枪、晏月刀等。
“短把子”包括宝剑、双刀锏、锤、挎剑、板斧、铁

鞭等。

4.木偶戏所用的乐器。石阡木偶戏所用的乐

器分为文乐(唢呐、二胡)和打击乐器(大锣、小锣、
钹、鼓四类共五件)两类。

(二)石阡木偶戏的表演形式

1.剧目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多彩。石阡木偶戏

的剧目一般与湘剧相通用,题材广泛,有历史神话、
民间传说、章回演义及现代题材等。其内容可相应

地概括归纳为神戏、传说戏、史戏、现代戏四种类

型。神戏有《三打白骨精》、《真假美猴王》、《白兔

记》、《哪吒闹海》等剧目;传说戏有《张四姐大闹东

京》、《梨花招亲》、《双斩子》、《安安送米》、《打金

枝》、《二进宫》、《二舍堂子》等;史戏有《过五关》、
《古城令》、《枪挑小梁王》、《汤阴斩将》、《辕门斩

子》、《南阳关》、《大战牛头山》、《夜战马超》、《长板

坡》、《文王访贤》、《大闹淮安府》、《南唐救主》、《夜
过巴州》、《困山河》、《大破牛头山》等;现代戏有《沙
家浜》、《红灯记》等现代革命京剧和《芦花荡》、《寒
江关》、《摩天岭》等。石阡木偶艺人甚至将这些神

话、传说、小说或故事的情节编成一集集的连续剧,
表演短则一个星期,长则三个月以上。

2.木偶表演方便灵活,动作细腻逼真。石阡木

偶戏的演出空间自由灵活,不择场地,屋里室外,只
有空隙的地方,均可表演。舞台布置,其四围支以

竹竿,以蓝色布匹围成前台和后台,用粽绳将布匹

绑牢。石阡木偶戏动态细腻逼真。在演出中,通过

艺人出色的操作和控制,木偶眼珠、嘴巴均能闭合

张开和转动,从而更能充分自然地表现出人物的喜

怒哀乐,将角色的内心世界表现得细致入微、形神

具备;在演出中,木偶在点头回顾,弯腰转身,翻滚

扑打,腾云驾雾等动作方面,皆能随心所欲,使得角

色形象栩栩如生,惟妙惟肖;木偶还可灵活自如、迅
猛逼真、刚劲有力地使用刀、枪、剑、戟等。

3.演出语言和音乐唱腔地方化。石阡木偶戏

艺人往往多才多艺,不仅要有熟练的操作技术,而
且还要会唱各种曲调,集吹、拉、弹、唱于一身。在

木偶戏中,其生、旦、净、末、丑都有各自的唱腔。归

纳之,石阡木偶戏的其音乐唱腔分“高腔”和“平弹”
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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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腔用唢呐伴奏,属曲牌体唱腔,其曲牌常用

的有“汉腔”和“驻云飞”等。“汉腔”主要用于升帐

议事,调兵谴将等场合,唱词为4、7、5、7、3字五句

体长短句式,句前有“哎呀”,“哇呀”等感叹衬词。
“汉腔”的特点是每唱完一句,除人声接腔外,均用

打击乐作过门,故又称“打腔”。“汉腔”演唱时,根
据唱词内容和人物感情的不同,有两种不同的唱

法:一种曲调简洁,适于叙述或对话时使用,称“小
汉腔”;一种曲调凄凉委婉,多用于表现哀伤疾愤的

感情,叫“大汉腔”。大汉腔押脚韵,第一句起韵,第
二,四,五句押韵。

“驻云飞”曲牌在石阡木偶戏中也具有代表

性,其正体在唱词句法、旋律结构、锣鼓伴奏等方面

具有典型的艺术特色。该正体曲牌语言朴素自然,
道白及滚唱生动灵活,帮腔形式丰富多姿,锣鼓伴

奏热烈刚毅,形成了这类曲牌的共同音乐特征。
“驻云飞”在曲的器乐格律中不受十二律吕、九宫十

三调曲律方式的限制,不仅用于木偶戏剧的套数、
小令,还常用于民间红白喜庆事的礼仪和庆典,“十
番八乐”的管弦琴瑟演奏,宗教道园超度收殡的鼓

钹歌舞等。在石阡木偶戏中,“驻云飞”曲牌格律是

十句八韵,字数是4、7、5、5、5、3、4、5、7、7。如:
花烛辉煌,迎接新人入洞房。揭开红罗帐,挂

在金钩上,一对好鸳鸯。结成双,两意情浓,睡在金

绡帐,好似鸳鸯配凤凰(重句)。
除此之外,石阡木偶戏唱腔中,还有“山坡羊”、

“红纳袄”、“锁南枝”、“平牌子”、“刮骨令”、“风云

松”等百余种曲牌,可谓百曲婉转悠扬,妙曲缠绵。
“弹戏”以胡琴(京胡、二胡)为主,配以月琴、短

笛伴奏。“弹戏”曲牌,突出地方风味,有“南路”、
“北路”、“二簧”、“二流”等,还吸收当地流传的一些

民间小凋,以丰富乐曲,主要用于演出“文戏”,如
“打金枝”、“过昭关”、“长板坡”、“二进宫”等。[4]

总之,在音乐上,石阡木偶戏不仅遗存了高腔

的众多曲牌,平弹板式及变化形式的原态,同时亦

保留了石阡民间原本音乐文化的因子,是研究高

腔、弹腔与黔东文化交融的重要例证。
(三)社会内部的组织形式

1.戏班的内部组织。戏班,旧称戏曲剧团,是
戏曲演员的一种组织形式。从一个单位戏班的内

部组织来看,石阡木偶戏班,在过去,通常以家族为

单位,即以血缘、族亲关系为纽带而进行组合,如父

子、兄弟、叔侄组成一个班。有班主、管班各1人,
演员5人,伴奏4人。班主的选定通过原班主的认

可最终由陈平宗师和法灵戏祖来决定,以借助宗师

和戏祖的威慑力来强化新班主的自律行为。管班

以接洽演出业务为主,负责戏班的外部事务。从这

意义而言,管班便是一个戏班的形象大使,对一个

戏班生意的好坏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自然

在能、德方面对管班亦有较高的要求。[5]

2.石阡木偶戏的传承。同中国民间大多数戏

种一样,石阡木偶戏传男不传女(旧时石阡有女子

不唱戏的传统,故不传女),其授徒方式采用随班跟

学。徒弟首先从打杂、挑箱子、扛道具开始,继而学

装台面,最后师傅授以相应的表演技能。徒弟出师

时间少则一两年,多则三五年,视学徒天资与勤奋

程度而定。作为辈钵(班主)传承,自然要严格得

多,其人品、德行、技艺均受严格的考验。同时还要

举行复杂的传辈钵仪式,包括设香案、请神、伏愿、
卜卦、赐法名、传祭祀词等。[6]通过以上繁杂并带有

宗教仪式的程序之后,新老班主的交接才算完成。

3.木偶戏是石阡三大戏种之一。从外部结构

来看,石阡木偶表演艺术与石阡民风民俗,宗教信

仰、地方戏曲紧密联系,是属于石阡民族民俗文化

整体的一个单元。据《石阡文化志》记载,在各种各

样、形形色色的民间戏种中,傩堂戏、花灯戏和木偶

戏最为典型,影响最大。
傩堂戏在石阡又称“端公戏”,早在宋、元时期,

明清之际便崭露头角。在《石阡府志》“奇观论”中
有记载:“阡属楚尾,信鬼重巫,酷有湘、沅间风,秋
尽冬来,腊余春前,比户舂傩鼓角,铙笳铃锣,歌唱

之声响彻昼夜。”明代《贵州图经新志》中有关于石

阡傩戏的描写“郡外山高易落辉,郡前茅屋总柴扉。
雷鸣土鼓驱巫罢,风送芦笙摘稻归,处处苗蛮垂额

髻,家家男女著花衣,圣恩覃被时置稔,粟稔连阡带

雨肥。”民国时期,石阡境内有傩坛(班)百余个,活
动于县城、本庄、白沙、龙井等地。其中晏明姚绍清

傩戏班、乐桥王清廉傩戏班、公鹅吴忠仁傩戏班、青
阳陈正中傩戏班较为有名。[7]石阡“花灯戏”大约源

起于明朝中叶,由民间花灯歌舞和傩堂“杂戏”演化

而来。清末至民国年间,石阡花灯中又有不同形式

自成风格的茶灯、车灯、台子灯和蚌壳灯等,其境内

有职业、半职业性质的灯班四、五十个。
石阡木偶戏具有审美和实用两大功能。审美

的功能在于不同的戏种通过极具个性的唱腔、独特

的人物造型以及富有民族区域色彩的表演方式来

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实用功能包括①教育功能:
三大民间戏种,其“撰本戏”的大量存在与表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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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传播历史文化,同时也具有很强的启智作用;②
教化功能:三大戏种的剧目中,都不同程度地渗透

着儒、道、释以及本土原始崇拜的观念,通过表演的

方式,在人们的信仰心理中得到了潜移默化,形成

了石阡人民的多教信仰以及传统的忠孝节义和真

善美丑等道德伦理观念。但总体来说,三大戏种其

实用性功能最主要的在于驱鬼逐疫、祈福禳灾、保
佑平安。如“傩堂戏”,就是一种“端公”(巫师)为
“舂傩还愿”等所演出的一种祀神的戏。“花灯戏”
出自花灯歌舞,其主要功能仍然是祈福纳吉,保佑

平安。春节期间,全县各地花灯戏班均要演出“拜
年戏”,一方面图个吉利热闹,一方面感谢神灵。均

体现出强烈的“驱病避祸、祈福纳吉”的目的。
木偶戏的功能目的也是一目了然的。如石阡

人根据不同的演出场合将木偶戏划分为“庙会戏”、
“愿戏”、“众戏”,其中“愿戏”又可再分为“还愿戏”、
“驱瘟戏”、“驱蝗戏”等,不同的演出场合对剧目的

选择也有一定的规定性。但无论何种场合的演出,
其基本程序都为:搭台→立牌位→请神→演出→送

神。木偶戏所奉请的神道一直要陪伴戏班的表演,
直到演出全部结束后,才又由“班主”举行仪式将众

神请回,谓之“送神”。[8]这些划分和固定的演出程

序,充分地说明了木偶戏的功能作用仍然是“祛病

驱鬼”、“扫除瘟疫”,以达到“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国泰民安”的目的。

三、石阡木偶戏现状及发展

石阡木偶戏文化内涵丰富,艺术特色鲜明,是
集音乐、表演、文武场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形式。
自清代,石阡木偶代代相传至今,凝聚着民族的表

达方式和审美趣味,浓缩着民族的感情和性格。它

通过音乐和文武场的有机结合,以精湛的技艺和维

妙维俏的木偶造型动作,在那些动荡不安、兵荒马

乱的年代,在一个群山环抱的山区小县,曾经演绎

了二百多年的历史,深受湘、黔、渝、鄂等广大农村

群众的喜爱,它不仅在民族民间文化交流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而且对于研究石阡地方社会文明史、民
间音乐、民族造型艺术和服饰文化、黔东方言在民

间戏曲中的运用以及民族宗教信仰理念等是不可

多得的宝贵资料,是民间的活化石。
随着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电影、电视、网络等

文艺多元化的冲击,特别是随着老艺人逐个谢世,
传统木偶艺术出现后继无人的断层局面。

面临艰难现状,我们该如何挽救? 有学者认

为,最根本的出路在于将它引入课堂,通过学校教

育这个平台,以实现民间戏种的长期传承以及网络

式传播。[9]因此,作为教学实践必需的教材建设以

及相关教师队伍的培养就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

题。石阡县也试图着力于这方面的努力。2006年

5月20日,石阡木偶戏入选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公示名单。为了传承这一具有鲜明地

方特色的文化遗产,石阡县实施“濒临失传的技艺

进校园”行动,将木偶戏的传承任务交给了石阡民

族中学,为学校请来了傅正华、傅正贵、傅正文三名

木偶戏老艺人,让他们长期为学校师生传授木偶戏

的唱腔、戏文和表演技巧。然而,由于资金和学习

周期长和难度大等多重因素,使得木偶戏的传承问

题又重新回到了原点。
笔者认为,要把木偶戏的生存和发展首先寄望

于高校的支持。在高校中,可成立相应的专业,致
力于除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学、文化学研究外,进行

较为详尽的形态学个案研究和人才的培养。除此

之外,可以在一些旅游景点给木偶戏等民间剧种挤

压出一定的演出空间,使其扎根景区,吸引游客,用
景区推动木偶戏等民间剧种的复兴。在石阡,还可

以结合茶业产业,成立茶艺馆,将木偶戏等剧种的

教学及表演同茗茶文化进行捆绑式组合,以进行市

场化传承模式的尝试和实践。总之,包括像石阡木

偶戏一样的地方戏剧要能够以持久不衰的魅力一

代一代传下去,实现民间剧种传承与发展的效益最

大化,迫切需要我们有一个更为科学合理且更加坚

定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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